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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回第十四回  郭綏之歡娛戀寶玉　朱子青懊惱失珠花郭綏之歡娛戀寶玉　朱子青懊惱失珠花

　　且說郭綏之從寶玉家出來，與士誠等訂定明晚之約，仍到這裡飲酒暢敘，眾人應允，方各分頭回去，當夜無話。　　又到來

朝，綏之因今晚要擺雙臺，嫌昨天只有賓主六人，未免太少，必須多請幾位朋友，方才熱鬧，所以清晨起身，寫了四張字條，命家

人四處送去。少停回覆，均說傍晚准到。綏之頗為得意，即使子青心存芥蒂，今夜推故不來，我這裡客人盡多，也不至冷靜減興

了。此時綏之心熱如火，恨不得常住在寶玉家中，夜夜與他雙宿雙飛，故吃過了午膳，即忙將身上打扮，換了一套時式衣服，雖不

及潘安、衛！，也是一位翩翩的美少年。而且他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父母、妻子都在廣東，上海兩爿土棧歸他一人管理。他本住

在棧內，後因今春來了一個嫡堂哥哥，他就托哥哥照料，另租房屋住下，以便自己好放浪形骸，避去棧中的耳目。但每天卻到棧一

次，或查查帳目，或取些銀錢使用。今日要到寶玉那裡，所以一出了門，並不到棧，僱了一部人力車，一逕向三馬路而來。

　　與家相距不遠，無多片刻，早已至寶玉家了。下車入內，登樓進房。下邊高喊「客來！」早驚動了寶玉。寶玉同大姐阿金起身

招接，各叫了一聲「郭大少！」請綏之在夾廂裡煙榻上坐定，送茶、裝水煙等一切常套，不須細說。單講寶玉走到綏之身旁，撩衣

坐下，問道：「今朝一干子，啥落來得能格早介？」綏之道：「我從家裡出來，沒有到棧裡去，又不往別處兜搭，所以早一點兒。

莫非你討厭我，嫌我早來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好落問問，倒惹實梗說法，阿要氣數？說故歇飯後來，就是天亮快來末，奴也勿見得

討厭，拿趕出去格！」綏之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竟不怕我來趁熱被頭的了？」寶玉不等他說完，將綏之的頭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搭

說說末，就要說出格種勿上（讀藏）臺榻格閒話來哉。」綏之道：「該打！該打！是我說差了。實在我昨夜回去，已是三下多鐘，

那知躺到牀上，仍然睡不熟，一心想著了你。看天發了亮，我就起身，寫好了幾張請客字條，命人送去。我聽了回覆，立刻想到這

裡來，恐怕你睡著不便，驚動了你的好夢，故爾耐到這時候才來看你呢。如今聽你一問，不覺說出這樣話兒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亦

勿是小寶寶，想吃娘格奶奶佬，一夜天才困勿著。格套閒話，奴要相信點來呀。」綏之笑道：「你就當我小寶寶，我叫你阿姆可

好？」嘴裡說著，一隻手早已伸到寶玉胸前。寶玉連忙把身子一讓，用手推開，假作怒容道：「，奴叫啥阿姆，動手動腳，撥別

（讀白）人看見仔，像啥樣式，阿要難為情嗄？」旁邊阿金也幫著說道：「郭大少，既然叫俚娘末，勿應該嘸規嘸矩格。還是轉去

摸摸唔篤格少奶奶，格末嘸啥要緊格。」綏之道：「他在廣東，我沒有接引佛的長手，怎好去摸他呢？不如你代了一代，就摸你的

好不好？」阿金道：「上我搭船，阿曉得雷響要天打格。」

　　三人調笑了一回，寶玉忽然問道：「昨日說過要擺雙臺，後來臨走格辰光，勿曾搭奴約定，格落奴還交代下去格來，到底真呢

勿真格介？」綏之道：「怎麼不真？你也太小心了，即使我是頑話，你已交代了下去，也不打什麼緊。要曉得我的脾氣，與子青兩

樣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奴和底下交代仔雙雙臺，對一說，終也依我格哉。」綏之道：「只要稱你的心，有什麼依不得

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故歇末實梗，將來就要換面孔，說奴敲格竹槓哉。」綏之道：「你又不是仙人，怎知我後來變臉呢？」寶玉笑而

不答，回轉頭來，吩咐阿金道：「下去交代一聲罷，俚篤去叫菜，到昨日格家去，要到新新園去叫格。」阿金答應，自去交代，不

提。

　　仍說寶玉與綏之閒談，甚是情投意合，比從前交好楊四的時候尤其親熱。為因綏之年紀既輕，相貌又好，就是他不肯用錢，寶

玉也要勾搭上他，何況他富有家財，是個開土棧的老闆呢！所以�分優待，放出一縷情絲，把綏之赤緊的縛住。這是寶玉生平的慣
技，真不愧有「九尾狐」之稱。

　　閒話少敘。此時寶玉想起一個人，問綏之道：「昨日夜裡，奴堂差到中和園（是天津酒館，今已閉歇）去，有一個陌生客人，

轉奴格局，也是廣東口音，賽過勒浪敲銅鼓，奴有半把聽勿出篤，勿像實梗蠻好聽格。奴問俚尊姓大名，倒說也姓郭，名字叫啥格

義臣，勿知阿是唔篤自家族裡？」綏之道：「他是我嫡堂的哥哥，可巧轉你的局，只怕將來要兄弟同科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末正正

經經問，末終要軋兩句笑話勒海格。奴想唔篤既然弟兄，為啥聲音大兩樣格呢？」綏之道：「一來我在上海已有三年，二來學習你

們講話，句句留神，自然舌音漸漸改變，你都聽得出了。他是在本鄉做生意，今春才到這裡，而且年紀比我大�歲，舌根已強，一
時學習不來，全是廣東土白，莫怪你聽不清楚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唔篤格搭場化，阿好白相格介？」綏之道：「廣東的風景雖有好幾

處，遠不及上海的繁華。然珠江風月也是天下聞名的，江中的景致極佳，大小花船不計其數，名曰『廣艇』，統歸河泊所管轄。船

中的妓女大半以水為家，即使住在岸上，也要下船做生意的。故不論富商貴介，均在船上擺酒，一樣請客叫局，熱鬧得了不得。笙

歌徹夜，弦管連宵，比蘇州的熱水船、秦淮河的蕩湖船更勝�倍。我記得昔人有首詩，單贊珠江風月的美景，其詩云：
　　夕陽蕭鼓木蘭舟，西舫東船笑語稠。

　　待到滿江明月上，畫中人在鏡中收。」

　　綏之正講得高興，忽聽樓下連聲「客來！」知是士誠等一班原約的朋友到了。二人即忙出房招接，果是士誠與張、李、王三位

客人，阿金陪著上樓，彼此招呼，讓進房中請坐。寶玉一一應酬了幾句。士誠便問綏之道：「想必你來了半天了。」綏之恐他取

笑，假說道：「我也剛到，怎麼你們四位得能會聚了來呢？」士誠道：「我本則一個人，想要早些來，走到半路，可巧遇著張、李

二兄，一同到華眾會去吃茶，又碰見王六兄也在那裡，就坐著談了一回，方才到此，所以略遲了些。怎麼這個時候已敲過了五下

鐘，子青還不來呢？」綏之道：「他與我不對，或者不來，也未可知的。」士誠道：「待我再寫一張字條去請他。他如果不來應

酬，我們以後與他絕交也好。」綏之道：「你說得狠是，就費心你寫一寫罷。」士誠點點頭，立即把字條寫好，交寶玉遣人送去。

然後五人聚著閒談，吃煙的吃煙，耍笑的耍笑。

　　直到上燈過後，綏之所請的四位客人陸續都到，與士誠等均不相識，大家通名道姓，敘了一番客套。寶玉又周旋其間，無非是

堂子中的常例，若在下一一敘說出來，未免重複取厭了。即此回綏之擺酒請客，一切繁文，也只好略略點綴，否則與前集書中一

樣，說了又說，有何趣味呢？雖未可一概而論，如《水滸傳》中的情節，往往前後相犯﹔然細細讀去，竟無一毫復筆，正所以見作

者的力量，不愧謂為才子奇書。至於在下則東塗西抹，弗如遠甚，且是節與前無異，不若刪繁就簡，少講幾句的為妙。

　　話休煩瑣。且說那請子青的鱉腿歸來回覆，說：「朱大少勿勒屋裡，老早出來格哉。字條未留勒浪，來勿來末勿曉得。」綏之

聽了，向士誠說道：「如何？我原知道他不來的。這樣人實在可笑得狠。」士誠道：「你不要心急，他今晚來得遲些，也未可定

的。」綏之搖首道：「他既一早出來，怎麼這時候還不到這裡呢？我們客已齊了，等他則甚？不如就此坐席罷。」士誠未便相阻，

由他吩咐擺席。不到片刻，席已擺好，綏之請眾客入席叫局，眾客唯唯，把局票一一寫了，無非是陸昭容、沈月春等一班有名校

書，與前集所載的大同小異﹔只有一件兩樣，今天擺的是雙臺，眾人入席之後，吃過了幾杯酒，即擺上兩大碗魚翅，這就是雙臺的

名目。此時大家有些饑餓，便大嚼了一回，已經罄盡。要曉得魚翅這樣菜，其實無甚鮮味，不過他交著好運，終是他第一樣上來，

乘著人饑餓時候，所以都說他滋味甚佳，若把他做了壓席，第一次便上蹄狀，只怕蹄狀倒要吃完，魚翅便無人問鼎了。

　　閒話少講。且說眾人用過了魚翅，士誠忽向綏之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雙臺是那個創始的？」綏之回答不出。席間有個姓王的客人

代答道：「我但知創始的是姓朱，名字卻不記得了，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士誠道：「正是他，他叫朱渭夫，還有一個雅號，叫做『要

緊完』呢。」綏之道：「你可認識他嗎？」士誠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是子青告訴我的。他即是子青的族叔，前幾年不但擺雙臺，而

且有四雙臺的名色。如今弄得窮了，所以沒人知曉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聞下面人音嘈雜，樓梯上腳聲碌亂，都向寶玉房間裡來。門

簾啟處，走進一簇花蝴蝶，不先不後，共來了六位校書，帶著一班大姐、娘姨，均至席間坐定，各送嬌聲，叫應眾客。一時裝水

煙、拉胡琴、彈琵琶、唱京調，房中�分熱鬧。又接著來了四個局，也是一個樣兒，俗語叫做：「壽星唱曲子－－－老調。」在下



也不細表了。

　　總之鬧到�二點鐘，無論時髦不時髦，紛紛散去，房內漸漸清靜。綏之猶興致勃勃，與眾客高聲豁拳，打了一個竹節關，足足
消去二三�斤酒，彼此均有酒意。惟士誠吃得尚少，最為清醒，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一點餘鐘，便向寶玉要飯。寶玉又勸了幾杯
酒，見眾客都要用飯，方喚娘姨等取飯上來。有的吃了一碗，有的吃不下了，各各起身，向綏之道謝，撤席散坐，均因時候不早，

先行告辭去了。只剩綏之、士誠兩人。士誠橫在榻上吃過了幾筒煙，見綏之醉眼模糊，有我醉欲眠之態，就說道：「我也要回去

了，你可是住在此間嗎？」綏之不好意思答應，詐醉三分，懶懶的答道：「待我略醒一醒，也想要回去的。」士誠極其知趣，聽他

口氣，明明不去的了，便辭了綏之，獨自歸家，不提。

　　且說寶玉送過士誠，回進房中，綏之道：「我今天多吃了幾杯，覺得頭疼腦脹，身子疲倦的狠，此刻就想回家去睡了。」口中

雖然說著，身子卻是不動，要等寶玉相留的意思。寶玉早已明白：「吃醉仔酒，哪哼好轉去介？奴勸客氣哉，就住勒間搭仔罷。」

綏之聽了，猶如得著將軍令一般，唯唯答應。要曉得今夜的情景，兩人怎樣的同睡，怎樣的恩愛，怎樣的歡娛，諒看官們都是內

家，想也想得出，描也描得出，不須在下細說了。昔筆花生有一首七言律句，單志今夜兩人之事，其詩曰：

　　綏綏喜得一雄狐，似漆如膠興不孤。

　　戲水鴛鴦空羨慕，穿花蝴蝶假歡娛。

　　帳中春色銷金鎖，枕上恩情寶玉呼。

　　禁錮經年從此始，廬山面目忽然無。

　　一宵已過，又到來朝，雲雨初收，日光照檻。兩人在枕上唧唧噥噥，講了一回親熱的話，方各起身梳洗。等到午餐之後，無非

遊園、坐馬車，以及看戲、吃大菜諸類。一連住了半月，那一天，綏之接讀家報，悉母親病重，叫他速回廣東。綏之沒法，只得與

寶玉作別，訂定來春返申。寶玉知難挽留，依依相送，任他自去，我且慢表。

　　再說朱子青自從在寶玉家擺酒，與綏之吃醋翻面，雖經寶玉調停，當時即波平浪靜，言歸於好，然不免胸存芥蒂。是夜歸家

後，想起綏之辱罵，則憤恨異常﹔回念到寶玉身上，則又戀戀不捨。所以到了明天，綏之那邊決意不去應酬，獨自往別處頑耍。挨

過了幾天，打聽得綏之住在寶玉家裡，未便前去。又過了七八日，正是重陽佳節，有幾個朋友請子青至李巧玲家飲酒，子青實在記

念寶玉，就叫寶玉的局。寶玉正因綏之返粵，楊月樓也不來家，晚上甚是寂寞，雖生意頗佳，尚可供寶玉的揮霍，但往來客商之

中，並無一個可意人兒。今子青前來叫局，縱不合寶玉之意，遠不及綏之面貌，然比尋常客人，稍勝一籌。將來在他身上，可以發

一注小小橫財，故寶玉欣然出局，到子青那邊侑酒。子青問起近日綏之情形，寶玉即將綏之往廣東各節，略述幾句。又假說綏之毫

無情義，與我交好甚是平常。聽得子青頗為得意，等不及散席，即與主人告別，跟了寶玉歸家。

　　寶玉格外優待，甜言蜜語，親熱萬分，騙得子青骨軟筋酥，渾身癱化，不知怎樣才好。閒談到一下多鐘，子青猶坐著不走。寶

玉雖不歡喜他，卻因今夜無人伴宿，不如留他住下，填了空當也好。主意想定，尚未啟口，忽聞紗窗外面簷溜滴瀝，下起雨來。寶

玉趁勢說道：「朱大少，天浪勒海落雨哉，哪哼好轉去介？」子青側耳一聽，果然下雨，便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好坐車回去的，但不

知什麼時候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差勿多有兩記鐘快哉，今夜雨落天留客，我看勿嫌待慢，就住仔一夜勒走罷。勿然末，坐仔車子轉

去，身浪也要落潮格。」子青聽他一留，快活到了極點，即忙答道：「雨果下得大了，我住在此，已討厭了你們，恁敢說你們待慢

嗎？」於是兩人吃過了半夜稀飯，一同上牀，共效于飛，諒必與綏之一樣。但子青年交不惑，究非寶玉對手，只好當綏之的替工罷

了。況寶玉志不在此，一心想破他的慳囊，故肯與他同睡。睡至天明，雨猶未止﹔一連三日，子青住了三夜。

　　到第四日上，天已放晴。子青因有家事，免不得回去了一趟。從此常來常往，時宿時歸。任他性情吝嗇，也要破費些銀錢，不

是招朋飲酒，定是請客碰和，一切燒路頭、打醮等場面，子青均難以推托。所以自重陽那日起，至�二月中旬為止，子青也用去四
五百元左右。惟寶玉備辦衣服、首飾，他卻不命一錢。因此寶玉思得一計，與一賣珠寶掮客黃阿六借了珠花一對，計值千元光景，

等到那天子青來了，寶玉先向他愁了一回窮，然後取出珠花一對，與子青商議道：「朱大少，奴今年年底勿夠開銷，缺少仔幾百塊

洋鈿，要想搭借格五百兩銀子。格對珠花算仔當頭，押撥勒，阿相信呢勿相信？」子青聽說，本則不肯答應，及見那對珠花足值千

元，慨然應允道：「你要押五百兩銀子，容易容易，我去拿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匆匆而去。不到一個時辰，即把銀子取到，交與寶

玉，取了珠花歸家。家中適值有事，四五天未到寶玉那裡。這日正想前往，忽見管門的朱福進來稟道：「外邊有一個姓黃的，要見

老爺，現在廳上坐候呢。」子青聽了，想不出是何許樣人，即忙踱到外邊一看，原來是掮珠寶的黃阿六。阿六上前叫應，子青命他

坐了，方才問道：「你今天到這裡，可是有好的珠寶送與我看嗎？」阿六道：「並沒有好的珠寶，只為我前幾天到胡寶玉那邊，寶

玉對我說，尊夫人要紮珠花，少個好的樣兒，向我借一對珠花，現在尊處。請你拿出來，還了我罷。」子青愕然道：「這對珠花是

寶玉押我五百兩銀子，怎說是我借的？」阿六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話我不信。他們堂子裡面，專靠用錢的闊客。不要說五百兩，就是

一千兩，也不妨送與他了，用什麼押當呢！」子青難以分辯，急得口中亂嚷道：「我去問寶玉！我去問寶玉！」說著回身入內，取

了珠花，仍至廳上。阿六道：「你要去問寶玉也好，我明日再到府取還便了。」子青也不睬他，看他走了，即忙坐自己包車，氣憤

憤的一逕向寶玉家去，要討回那五百兩銀子。正是：

　　已把黃金虛牝擲，難期白璧趙家還。

　　不知子青此去，珠花可曾交還，銀子可曾取轉，請聽下回接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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